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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剑

人工智能，现今正越来越多地
被运用到军事领域中。由于战场环
境和作战对手的日益复杂多变，人
工智能技术在态势感知、信息融
合、方案评估、协调控制方面将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加快指
挥决策速度和提高指挥决策正确性
的重要因素。

增强态势感知能力，为指挥决

策提供基础手段。现代战争是陆、
海、空、天、电、网多维一体的体
系作战，作战节奏明显加快，战场
态势瞬息万变。及时把握住战机，
迅速指挥决策，就能拥有快速行动
的优势，有利于赢得战场主动权。
在当前战场情报急剧增长、数据规
模空前庞大、信息种类繁杂多样的
情况下，要想拨开“战争迷雾”、及
时把握住战机，实时态势感知能力
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全域覆盖、
稳定高效的信息网络，把多维战场
中的感知系统、武器装备、作战人
员连接成一个巨大的智能化战场感
知体系，综合利用态势感知、目标
捕获等技术，实现对各类战场数据
实时自动的采集、存储和传输；运
用数据挖掘、深度学习等技术，提

高图像理解、语音识别、目标匹配
能力，通过深度神经网络方法进行
目标特征的提取、样本数据的训
练、目标识别模型的构建，可以提
升战场态势感知网的自主学习能
力，确保态势采集的全面性、准确
性、高效性。

提升信息融合能力，为指挥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现代战争中各级
指挥系统以及各类传感器获取的战
场态势情报呈爆炸式增长，这些态
势信息数据规模大、结构复杂、价
值密度低，导致了数据不确定性、
不完全性和虚假欺骗性的存在。利
用人工智能算法对战场海量信息进
行数据分析和信息融合，通过构建
符合战场态势时空特性的神经网络
架构，可以发现兵力部署、作战行
动、实力情况、战场环境之间的关
联关系，得到战场海量数据中隐藏
的规律，可以使指挥员更加快速、
准确地理解关键的、高价值的战场
态势信息，对战争的发展趋势作出
更为准确的研判；结合态势感知和
理解的结果，利用深度学习等人工
智能方法，还可以分析影响态势变
化的关键因素，预测敌方可能采用
的战法，判断战场态势变化趋势，
协助指挥员掌握战场态势，实现信
息优势到决策优势的有效转化。

强化方案评估能力，为指挥决

策提供重要支撑。方案评估是作
战筹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能为指挥员预测作战效果、有效
规避风险提供科学的论证依据，
是实现首长决心、夺取战场主动
权的关键环节。现代战争战场上
不确定性情况日益增多，决策质
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败；
同时，作战任务的复杂性和战场
环境的不确定性给相关决策人员
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得他们在面
对诸如作战方案选择、军事资源
分配等关键问题时常常不能迅速决
断。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方案评估
可以辅助指挥机构对作战方案进行
快速准确的分析评判和优选，提高
作战筹划的速度和指挥决策的效
果。一般通过建立作战方案评估指
标体系，确定评估体系各指标权
重、并对各指标效能值进行分析计
算排序优选。此外，利用情报信息
以及仿真实验得到的大数据，建立
一支具有智能化认知和推理能力的
“智能蓝军”系统，作为模拟作战
中的“假想敌”，可以开展指挥员
与人工智能系统的博弈，从而增
强模拟演习的逼真性和对抗性。

优化协调控制能力，为指挥决

策提供坚实保障。联合作战指挥
中，为了实现预定的作战目标，通
常会以目标状态引导作战行动。这

就需要指挥员及指挥机关依据战场
态势发展的客观情况，不断根据作
战行动与作战目标之间的偏差，临
机调整决策。通过智能化手段在作
战模拟领域的应用，可以在作战行
动执行过程中，模拟战场各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对行动执行的效果
进行预测，并根据实时数据动态修
正预测结果，协调控制部队行动。
指挥员可以实时把握行动预计效果
同期望效果之间的偏差，提前对行
动进行调整，从而取代过去根据行
动执行的结果来确定下一步行动的
指挥步骤。此外，作战筹划与决策
通常都是在人机协同环境下进行
的，未来人机交流模式智能化特征
将越来越明显，指挥员与智能系统
可通过作战草图、语言或者手势进
行交流，机器将能够为指挥员提供
智能人机交互与咨询的手段。

目前，人工智能从计算智能、
感知智能发展到了认知智能，且认
知智能的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可以预见，随着知识图谱技术的逐
渐成熟、新型算法的不断出现、深
度学习应用的进一步突破，未来人
工智能技术必将迎来更加快速的发
展，将会在作战指挥领域实现更广
泛、更深远的应用，从而提高指挥
决策时效性和准确性，对部队战斗
力的提升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智能化手段助力指挥决策升级
■吴 蕾 王 丹 张兴坡

人类以什么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方

式打仗。军队的战斗力生成模式是时

代的产物，必然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

印。战争形态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

智力因子从以往的加数变成指数，地位

作用与结构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战争制胜机理被全面刷新，“昨天

的旧船票”再也登不上未来的“客船”。

面对时代巨变，军队转变战斗力生

成模式是打赢的前提。一流的军队主

动转，二流的军队跟着转，三流的军队

被迫转。作为军人，制胜未来要学会当

好“桅杆上的瞭望者”，敢于走出思维的

“舒适区”“熟悉区”，主动求变，积极探

索，用思想的风暴席卷陈旧僵化的思

维，才能牢牢掌控制胜的命脉。

主动求变才能赢得时代
■侯永波

当前，现代战争正处于机械化信息
化智能化（以下简称“三化”）融合的关
口，探索“三化”融合条件下的战斗力生
成模式内在规律，对于洞悉新的战争制
胜机理、掌握未来战场主动权具有重要
意义。

“火力＋”的演变：融合

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不是“你
方唱罢我登场”，而是一个新生战斗力
因子和原有战斗力因子交互的过程，这
个交互过程因新生战斗力因子的特性
不同而变化。

机械化时代之前的叠加模式。人
类有史以来，战斗力的生成模式一直是
以“＋”的方式在演变。从石器时代人
的体力和技能的叠加，到冷兵器时代刀
剑穿透力的加入，再到火药时代火力的
注入，以及机械化时代机动力的产生，
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模式都是在沿用叠
加方式，形成了“体力＋穿透力＋火
力＋机动力”的展现方式，这种以叠加
为特征的战斗力生成模式，使数量规模
型军队在战场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其
间，信息力虽然一直在战场上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就体现了古战场上信息的重要性，但受
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知己”不能完全保
证，“知彼”则更难，信息力成为战斗力
因子中最不可控的一环，从而在战斗力
生成中扮演从属的角色。

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乘数模式。到
了网络信息时代，泛在的网络提供了无
所不有的信息，也推动了信息的无处不
在，还在信息的交互过程中将人拉进了
“网络－信息”空间；而信息单元的嵌
入、智能尘埃的散布、微纳传感器的部
署，把坦克、战机、火炮、舰船等机械系
统转变为“信息－物理”系统。在这个
过程中，信息力、火力、机动力被跨界关
联起来，战斗力的生成模式中产生了除

叠加之外的倍乘关系，展现成“信息×
（火力＋机动力）”的新方式。这种信息
力充当乘数因子的战斗力模式，一是由
信息力渗透于火力、机动力的特性所决
定；二是由信息力的地位高于火力、机
动力所决定；三是由信息力有可能成为
战斗力的倍增因子或锐减负载所决定，
这沿袭了信息力的不确定性，取决于信
息与战场态势的匹配程度。

智能化时代的智力指数模式。人
类探索战斗力生成规律的脚步从未停
止过。近年来，随着智能无人武器平台
不断登上战争舞台，人工智能决策、算
法对抗等为战斗力生成添加了新的智
能因子，作战体系的对抗方式也由信息
主导火力平台发力，转变为以人、网络
和机器的群体智能制胜的认知对抗上，
推动“信息×（火力＋机动力）”的战斗
力生成模式，向“［信息×（火力＋机动
力）］智力”的更高级阶段演进。这种把
“智力”作为指数因子的战斗力生成模
式，其核心是从原有的火力对抗、机动
力对抗、信息力对抗，上升到人类对抗
的最高境界——认知对抗。这种战斗
力生成模式，虽然现阶段尚未大规模呈
现于实战，但在未来的高烈度对抗中将
成为主角，它对战斗力产生的影响源起
于人工智能，显现于三个方面：一是把
人类从越挖掘越多的“信息困局”中解
脱出来；二是赋予无人系统武器具备自
主攻防能力；三是机器学习和算法优化
在指挥决策中提供了不同于人类的全
新解决方案。

“信息×”的要义：赋能

当机械化时代的火力、机动力遇到
物理极限，信息成为战斗力生成中的渗
透因子，它以信号、知识和指令的形式
穿行于物理域、认知域和社会域，产生
信息交互、信息传播、信息动力等效应，
为其他战斗力因子赋能。

信息赋能于指挥控制，使其走向

“艺术＋科学”的新高度。传统战场上
的信息，受感知、传输和处理手段的限
制，处于不完全、不准确、不实时的状
态，这种信息状态下的指挥控制活动对
抗，只能靠指挥员的谋略来赋予“艺术”
上的活力。“三化”融合条件下战场上的
信息极大丰富，且信息的准确性、完整
性、及时性都有很大提高，从而推动指
挥决策从纯粹的人脑谋划，进入到机器
计算、模型优化、规则自适应的新高度；
指挥员减少了信息缺失下的主观揣测
或假定，从原来的只是“当前态”的判断
进入到“未来势”的预测的新高度；战斗
平台的对抗则注入了数理模型推算的
计算成分，推动作战指挥的“科学”成分
获得极大提升。

信息赋能于火力，使其走向“精确

释放”的新形态。传统的信息赋能于
火力，主要是为火力单元提供目标的
概略信息，这也是传统战场上为什么
要火力覆盖、火力延伸和火力压制的
原因所在。“三化”融合条件下战场上
信息赋能于火力，在目标跟踪定位时，
为火力平台提供精确到厘米级的目标
位置信息以及目标移动轨迹等数理信
息；在作战任务规划时，指挥员利用泛
在网络上信息的流向、流量，把体系中
最适合任务的兵力兵器关联起来，形
成基于信息攸关方的动态“战斗力
圈”，大大减轻作战体系运转的冗余负
载，达成作战体系的精确匹配；在火力
打击行动时，嵌入火力平台的信息单
元会把目标来袭轨迹的实时变化信
息，以及目标可能采取的规避策略信
息等，与火力平台的火力打击方式、时
机和策略进行比对分析，实现在目标
寻的、姿态调整、攻击时机等全过程中
的“信息─火力”交互。

信息赋能于机动力，使其走向“即

时可达”的新状态。传统作战体系中的
机动力，主要是指陆上平台或海上平
台、空中平台的机动速度，且受指挥关
系、部署地域、响应时延的影响，平台的
机动力时常受限。“三化”融合条件下的
武器装备处于实时网络在线状态，所有
武器平台的机动力便汇聚成一个类似
于“资源池”的东西，当作战体系感知到
外部威胁信息时，最接近威胁产生地、
最适合应对威胁、最快速感知威胁的武
器，便被任务规划系统提取出来执行实
时作战行动。这便大大提高了作战体
系的瞬时响应能力，不同作战平台的机
动力在“池化”效应下，跨越了时间、空
间和指挥关系上的割裂，成为“即时可
达”的机动力新状态。

“智力指数”的注入：跃变

战斗力生成模式“［信息×（火力＋
机动力）］智力”中的智力指数注入，说明
它不再是一种作战效能线性变化的模
式，呈现出跃变潜质，这种跃变来源于
未来新的作战体系中的作战结构、算力
资源和作战模型三个方面。

作战结构的自适应调整产生智能。

“三化”融合条件下的作战体系是一个基
于网络的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中网
络接入节点数量众多，用户连接的特点
是去中心化。这些特点使作战系统在运
行过程中总是从一个混沌状态到一个稳
定的状态，再由于受到外界的刺激，使体
系的运行状态失衡而进入到新的混沌状
态，而在体系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
关系、相互协同的共同促进下，体系再次
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稳定状态。当然，作
战体系不是纯粹自由生长的复杂系统，
这种自洽或是适应性调整，除了指挥员
对体系中兵力兵器的指挥决策、任务规
划、行动控制、作战协同之外，还来自各
成员按照预先约定的规则自主做出相关
反应，以及各成员按规则运行过程中自
学习或演变出来的相关规则。作战体系
在自洽的过程中，解决了相关要素之间
的冲突，疏通了体系中的痛点、断点和堵
点，使之进入到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并
激发要素组合之后产生新的结构力。

算力资源的自适应分配产生智能。

多算胜，少算不胜。传统战场上的“算”，
靠的是指挥员的筹划、计划、预判和谋
略，它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算的主
体是一个或极少数指挥员个体；二是算
的过程是作战相关信息的线性叠加；三

是算的结果是静态的滞后于态势的结
论。“三化”融合条件下战场上作战体系
的计算能力，除了指挥员的脑力计算外，
还得益于“云＋边＋端”的算力资源部署
模式，即大型云计算中心提供强大的高
端计算算力支持，配置于作战体系边缘
侧的“作战云”提供定制化算力支持，拥
有嵌入式信息单元的智能端对感知平台
的目标信号进行初级处理。这种算力资
源配置模式，极好地适应了战场上信息
多发，而网络传输资源有限，且不同作战
单元对信息的处理需求又大不相同的特
点，把算力资源和计算任务很好地匹配
起来，使指挥人员、作战人员、情报中心、
作战平台等都能得到有效的算力支持，
大大提升了战场上的“多算胜”的概率。

作战模型的自适应优化产生智能。

人脑对抗中的策略往往会受到人类生理
特点的影响，如神经紧张、惯性思维、危险
规避等，这些人类天性中的“智能缺陷”会
被机器决策有效克服。2020年8月20日，
参加了美国空军“阿尔法空战格斗大赛”
的人类飞行员说“AI战机胜在了极具侵略
性，它用人类飞行员不常用的攻击方法实
施行动，使人类飞行员很不适应”。这足
以证明“三化”融合条件下战场上的机器
所植入的作战模型，和人类指挥员决策过
程中所采用的策略有极大不同。而机器
作战模型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自学习能力，
人类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作战经验
积累过程，智能机器只需要几十天甚至是
几十小时就可以完成。当机器的学习能
力超越人类，算法制胜将成为战场对抗中
又一个焦点，但战争始终是由人来主导，
这一点无论是机器演进到何种高度也不
会改变。因此，设计有人介入条件下的作
战模型，并制定合理的规则去推动机器作
战模型的自适应优化，才是未来战场上战
斗力智力指数比拼的关键所在。

［信息×（火力＋机动力）］智力
─探析“三化”融合中的战斗力生成模式

■杨耀辉 李 辉

当前，战争形态正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

转变，以技术领先而塑造的非对称作战态势

更趋明显。面对强敌，应注重在谋求正面对

抗的同时，积极运用以柔克刚之法，巧用谋

略达成作战目的。

积小成大耗敌。面对强敌，积小成大可

以理解为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实现以局部

歼灭造成敌大部消耗，积小胜为大胜。抗美

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采取“零敲牛

皮糖”战法，打各种小型歼灭战，不断歼灭和

消耗敌有生力量，促使战局向着有利于己方

的方向发展。相比以往，现代战争作战体系

庞大、节点众多，存在许多易受攻击之“窗”，

为实施“积小胜为大胜”提供了契机。作战

中，可以采取局部快速聚能攻击、广域游击袭

扰等方式，对敌分布的要点实施歼灭性打击、

破坏性袭击，从而不断消耗敌人、积累战果，

迫使对手丧失战场主动权。

避实击虚破敌。1947年，蒋介石调集大批

兵力欲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在敌强我弱的情

况下，中共中央经过周密筹划，主动撤离延安，

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寻机歼敌，最终成功

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战争实践证明，运用避

实击虚之术，可以避敌之锐气，捕捉发现敌之

弱点，达到破敌制胜的目的。信息化战争是基

于网络信息系统的体系对抗，与强敌作战时，

首先应以“藏”避敌，做好信息防护保存自己，

而后以“弱”量敌，选取敌信息系统关节点、作

战体系要害点为目标，最后以“集”破敌，实施

弱点集成攻击，使敌由强转弱，战而胜之。

善于以柔克刚
■汪乐乐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

过，一个人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

件，就必须具备两种特性：一是具备

在这一加重了的黑暗中仍能发出一

些内在微光，引导他走向真理的思

维能力；二是具备跟随这一微光前

进的勇气。

战争处处充满偶然性，而偶然性

也增加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

性，克劳塞维茨所称的“内在微光”是

建立在阅历、智慧之上的洞察力，是对

战场态势走向的精准判断力和预见

力，在微光的指引下以一往无前的勇

气和坚定的意志付诸行动就能产生战

斗力。

善于发出微光，并敢于追随微光

前进，是对指挥员洞察力、勇气和意志

的综合考量，充分展现了指挥员的智

慧、血性和胆量。我军历史上就有许

多善于发出微光并且敢于跟随这一微

光坚定前行的将领。

1943年 10月，八路军 129师 386

旅旅长兼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

山奉命率16团回师延安，途经临汾县

韩略村时侦知日军动向，在认真分析

地形、敌情的情况下，认为战机难得，

遂果断决定实施速战速决、干脆利落

的伏击战。10月24日，经过3个小时

血战，全歼“皇军军官战地观战团”，毛

泽东称赞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

“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漂

亮仗”。

1945年12月，时任华中野战军司

令员粟裕通观战略全局，审时度势，始

终保持战略定力，亲自起草千言电报，

详细陈述利弊，先后三次建议举行高

（邮）邵（伯）战役，最终获上级同意，打

破了国民党军队沿运河北上分割华中

的企图，使原来的苏中、苏北、淮南、淮

北等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华中解放区。

1950年年初，在军委、四野等领

导计划推迟海南岛登陆作战的情况

下，时任 15兵团副司令员兼 40军军

长韩先楚考虑到4月份的季风条件，

战机稍纵即逝，遂于3月20日、31日

和4月7日致电上级，主动请战、积极

求战。4月10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大

举强渡作战命令。5月1日海南岛全

境解放，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

27日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

在这么危险的历史节点，正是由于韩

先楚的深刻洞察与果敢担当，使新中

国向领土完整的方向更进一步。

善于在危难时刻，具备敏锐的洞

察力，发出求胜的微光，是理智，也是

智慧，敢于跟随这一微光果断决策、奋

勇向前，是魄力，也是担当。指挥员总

是孤独的，必须能在危局、险局、难局

等关键时刻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的理念和思维从“战争迷雾”中一眼

窥透胜利的微光，并主动作为、排除万

难，以敢于负责、斗胆直陈、持之以恒

的勇气紧随这一微光谋求胜战之策，

创造胜战之势，才能赢得战争，并牢牢

占据主动。

洞
察
力
也
是
战
斗
力

■
薛
闫
兴

要

点

提

示

●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是一个新
生战斗力因子和原有战斗力因子交互的过程，这个交互过程因新生
战斗力因子的特性不同而变化。

●随着智能无人武器平台不断登上战争舞台，人工智能决策、算
法对抗等为战斗力生成添加了新的智能因子，作战体系的对抗方式
也由信息主导火力平台发力，转变为以人、网络和机器的群体智能制
胜的认知对抗上，推动“信息×（火力＋机动力）”的战斗力生成模式，
向“［信息×（火力＋机动力）］智力”的更高级阶段演进。

群 策 集“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观点争鸣


